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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论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

顾海良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恩格斯晚年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的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以及与马

克思思想发展有关的组织机构、理论活动等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作出了开创性研究.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不是书斋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孤立的思想沉思的过程,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仅仅停留

在文本考据限界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在与现实世界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中,特别是在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的结合中与时俱进的思想历史过程.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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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

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重
读”马克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

理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思想资源作

了深湛研究;二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

实践的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以
及与马克思思想发展有关的组织机构、理论活动

等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作了

深透研究;三是通过对各种反对和曲解马克思思

想的观点和理论的批判,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研究的理论旨向和学术规范,对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的思想实质和时代意蕴作了深刻探索.以

上第一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在«“重读”马克思与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资源和学理依循———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
一文〔１〕中作了阐释.本文仅就以上第二方面的

问题作一些探讨.

１８８３年４月,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恩格斯在

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威廉李卜克内西想要出

版马克思全集,而恩格斯自己则打算“用一年时

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１８４３—１８８３年

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１８６４—１８７２
年)”〔２〕.在恩格斯看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
首要的是把这一研究同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实践

和马克思参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历史的

探讨结合起来.任何脱离马克思革命实践及其

过程的研究,都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历史

的内在逻辑;只有在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

—５—



的结合中,才能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

的内在逻辑.基于这一基本理念,恩格斯对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关系的研究

恩格斯晚年第一次公布的«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是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５年的手稿,这一手稿是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过程的重要环节,恩格斯称

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

献”〔３〕.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家们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４〕的格言,为马克思一生所遵循,是理解马克

思思想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最后成为马克思的

墓志铭.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共同创立“新世界

观”的过程中,更能深切地感悟这一格言的深刻

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以“改变”
世界为己任的.如德赛所指出的,与亚当斯

密、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一边写作一边战

斗,一边还在策划着实行总的革命性变革的蓝

图.它不仅要描述出与黑格尔不同的有关历史

的目标,而且还积极地推动自己的世界接近这一

目标.正如他所说的,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

解释他周围的世界,还必须改变这个世界.马克

思正是这样类型的哲学家”〔５〕.积极投身于无产

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新世

界观”的必要条件和根本目标.
在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手稿之前三

年,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就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

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

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

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

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６〕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不是书斋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孤立的思想沉

思的过程,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停留在文本考据限界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在

与现实世界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中,特别是在

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中接续发展的思想

过程.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也是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根本特征.马克思逝世

后,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中,
一直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研究的这一特征.１８８４年１１月,恩格斯

提到:“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

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

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

运.”〔７〕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既是对思想史

过程的研究,也是对这一思想与实践结合中进而

影响实践过程的研究,而且整个“实践”还是马克

思思想不断向前推进的源泉和根据.

１８８４年２月和３月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

周年,恩格斯撰写了«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
文.这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和

革命事业关系首次作出阐述的文本,也是恩格斯

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开创性研究的重要文

献.«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

机关报.«新莱茵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

５月１９日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和

沃尔弗及其他几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任编委.
«新莱茵报»是那一时期“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

报纸”,当时没有哪一家德文报纸能“像«新莱茵

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

级群众”〔８〕.由于受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新莱茵

报»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被迫停刊.«新莱茵报»
最后一期(第３０１期)用红色油墨印刷,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编辑部«致科伦工人»一文中写道:“«新
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

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

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

放!”〔９〕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的历

史阐释中,凸显的是马克思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

实践结合的历史真实,形成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研究的开创性观点.
第一,马克思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

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根本特征.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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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

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
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在“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内,却有着强大的思想凝

聚力和理论感召力.这是因为,在这一“共产党”
内,“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

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

的原 则 性 的 和 策 略 的 纲 领———«共 产 主 义 宣

言»”〔１０〕.马克思思想及其历史发展,存在于无

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中,体现于无产阶级革命指导

思想之中.这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研究的根本特征.
第二,马克思思想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一

个不断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检验的过程.
恩格斯提到,«共产党宣言»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

前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纲领,无论是

针对法国还是针对德国的,都“经受住了这次革

命的检验”,而且还“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

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１１〕.从１８４８年欧

洲革命到马克思逝世“差不多过了４０年”,马克

思思想和«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也“已经成

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

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１２〕.马克思思想的科学

性和真理性,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得到检验

并得到发展的,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

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第三,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革命策略

纲领的思想,是在融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

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１８４８年的德国革命,
尽管是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匆忙上阵”的,
但是德国革命有其自身的“革命的性质”,即如恩

格斯指出的:“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

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１３〕.德国革命的独

特性质,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
时新的策略纲领.恩格斯提到,“当我们在德国

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现成的旗

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

派到处都在各种具体场合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

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

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
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

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

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

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

型的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

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
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１４〕德

国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实践,对马克思思想发展提

出了新的要求,使马克思思想得到新的发展,成
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如恩格斯指

出的:“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

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而且“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遭到镇压的

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１５〕.
恩格斯写作«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有

着强烈的高扬无产阶级革命旗帜———马克思思

想和«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责任感.在写作«马克

思和‹新莱茵报›»后不久,１８８４年１０月,恩格斯

在给贝克尔信中谈到:“自从我们失去了马克思

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

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

不错.”〔１６〕恩格斯的这一历史责任感,深刻地镌

刻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作的这些开创性

研究之中.

二、马克思思想传记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恩格斯１８７８年撰写的题为«卡尔马克思»
的传略,首次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作了阐

释.在马克思的这一传略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

义形成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阐释,为后

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是在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阐释中,恩

格斯提出,“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１８４７年

和１８４８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

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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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

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１８４７年他和他的政治上

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

义了”〔１７〕.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凸显了唯物史观创

立后马克思思想和革命实践发展的新变化.
二是提出«共产党宣言»当时就发挥着“把党

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１８〕的作用,强
调«共产党宣言»的真理性和实践性.

三是提出１８５９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

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而１８６７年出版的«资本

论»第一卷作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叙述了他

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

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

判的基本要点”〔１９〕.
四是提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伟大贡献,

“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１８６４年的

成立宣言直到１８７１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
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

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

会本身的历史”〔２０〕等等.
从马克主义发展史研究来看,恩格斯在«卡

尔马克思»一文中所作的创新性研究,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同欧

洲工人运动密切结合的关系,强调马克思思想同

欧洲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斗争的关系;二是对马克

思思想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关键环节作了阐释,突
出马克思思想过程中革命实践、组织活动、思想

鼓动和理论著述之间的交互作用;三是对马克思

思想的核心内涵作了阐释,凸显马克思在“整个

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

动的关系”这两个“重要发现”,进而提出“现代科

学社 会 主 义 就 是 以 这 两 个 重 要 事 实 为 依 据

的”〔２１〕重要结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直打算重新撰写马

克思的思想传记.１８８３年５月,他在给贝克尔

的信中提到:“马克思甚至把１８４８年以前所写的

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存下来了,这是

写传记的绝好材料”;而写马克思的传记,涉及的

将是“一部«新莱茵报»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下莱茵

河地区运动的历史”,也是“一部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

讨厌 的 伦 敦 流 亡 生 活 的 历 史 和 国 际 史”〔２２〕.

１８８５年９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

中提到,马克思和他所主张“辩证方法和共产主

义世界观”,从其历史发展来看,“首先在马克思

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

足足２０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
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
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

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

和拥护.”〔２３〕恩格斯希望从马克思的“生活的历

史”和马克思从事的“运动的历史”及其结合中,
再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撰写马克思思想传记的想法,在马克

思逝世１０周年时才得以实现.１８９２年１２月,恩
格斯在«社会政治科学手册»第４卷上发表的«马
克思,亨利希卡尔»,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
周年撰写的.恩格斯指出:“过去出版的马克思

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恩格斯当年撰写的

«卡尔马克思»是“唯一可靠的传记”〔２４〕.在

«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恩格斯更加注重马

克思思想发展方面的内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历

史发展的研究.在该文中,恩格斯提到:“１８４４年

９月,弗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停留了几

天;他们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

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直到马克思逝世.
这个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部驳布鲁诺鲍

威尔的论战性著作即‘神圣家族.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１８４５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出版).”〔２５〕这一历史过程的概述,清晰地表达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起点.恩格斯还提到:“１８６４年成立了国际工人

协会.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经自命为该协

会的创始人.不言而喻,像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是

由一个人创立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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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

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１８４８年

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

号召的人.”〔２６〕恩格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马克

思在第一国际创立和发展中的贡献作出科学界

定,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廓清了认识

上的迷雾.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义上看,在«马克思,

亨利希卡尔»中,恩格斯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

著述中“尽可能详尽地开列”〔２７〕出来的经典文

献,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已经发表的著作”的各种

版本作出的确凿提示,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研

究,也为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形成时期研究,第一

次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和翔实的思想资源.

１８９５年３月,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在考虑“写马克思传”,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思想

历史研究的问题.他提到,他掌握的“国际的历

史”的材料,“多年来我一直准备用来写马克思

传”,而且打算就从第一国际“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开 始”〔２８〕.在 第 一 国 际 期 间,恩 格 斯 认 为,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年是“关键时期”,也是马克思“从事

社会活动的最重要时期”,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研究来看,“也最难凭报刊材料正确地加以阐

明”的时期,是“那些必须粉碎的诽谤绝大部分都

属于这个时期”〔２９〕.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社
会活动”另一个重要时期就是１８４２—１８６２年.
对这个时期,恩格斯认为,“不是由我而是由别的

什么人来解释也可以”,这是因为,“包括«福格特

先生»在内的公开论战,已经把很多问题说清楚

了,马克思当时就已坚决地驳斥了那些庸俗的民

主主义者的诽谤,所以现在不必再逐一加以批驳

了.”〔３０〕这是对«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有关

论述的重要补充,更是对马克思思想传记与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关系探索的深化.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

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一生以多种方式参加变革资本主义

制度的阶级斗争,投入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

无产阶级队伍的活动,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机会

主义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１８９３年２月,恩格斯

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雅施穆伊洛夫的

回信中,提到马克思革命生涯中与工人运动组织

最 为 密 切 的 “实 际 活 动 ”,就 是 “马 克 思

１８４４—１８４９年的实际活动”.这一“实际活动”就
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１８４４年８月底,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工人组织,旨在对

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１８４８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被

迫 停 止 活 动. 恩 格 斯 强 调,“特 别 是 在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布鲁塞尔协会”的“实际活动”,对
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有着

重要的影响.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与«共产党宣

言»的发表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１８８３年４月,
马克思去世不久,恩格斯在同劳拉拉法格谈到

可能翻译法文版«共产党宣言»时曾答应“写篇序

言”,“序言”的内容主要是“把历史情况等等解释

一下”〔３１〕.这里讲的“历史情况”最为重要的就应

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情况”.
恩格斯１８８５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历史»,作为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的“引言”〔３２〕,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撰写的有

关马克思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的第

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对马克思的“实际活动”与马

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关系作出专门论述的唯一的

一篇重要文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也是

恩格斯撰写的关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的简史.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德国流亡

者于１８３４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

同盟“流亡者同盟”到１８３６年正义者同盟,再到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展背景和历史过程作了概

述,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

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阐释.同时,恩格斯以他和

马克思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为背

景和线索,对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理论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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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量作出了最为深刻的论述.
第一,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唯物史

观的过程及其理论特征作了论述.恩格斯指出,
他１８４３年底在曼彻斯特时,就“异常清晰地观察

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

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

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

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

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

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
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在这同一时期,“马
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
(１８４４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

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

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

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３３〕

１８４４年夏天,恩格斯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他们

“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由此

而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的工作”.恩格斯强调:唯
物史观的创立,“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

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３４〕.
恩格斯回忆道:“１８４５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

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

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

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

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３５〕唯物史观的创

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工作”的思想理论

基础,而１８４５年春天是他们的唯物史观从“大致

完成”向“详细制定”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参与共

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成为他们的“新观

点”系统阐释的新实践,即是与国际工人运动结

合和无产阶级政党创立的新实践.
第二,恩格斯对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至９０年代

唯物史观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作了阐释.恩格

斯认为,唯物史观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

发现”,对于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

意义”;自那以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
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

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更为重要的是,以唯物史

观的“新观点”为指导,“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

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
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

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３６〕

第三,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深入

到政治运动”和争取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
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了阐释.恩格斯认为;“我们

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
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

运动中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

泛联系.”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在当时的活动分

作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是“我们有义务科学

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二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

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３７〕与当时欧洲工人运动

组织的广泛联系,取得思想理论传播的阵地,成
为他和马克思参与“实际的活动”的切入点,他们

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取得了«德
意志—布鲁塞尔报»支持;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

命部分保持着联系,成为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

«北极星报»的撰稿人;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方面

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等等.
恩格斯认为:在那一时期,“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

产阶 级 的 组 织 和 刊 物 的 联 系 是 再 好 也 没 有

了”〔３８〕.
第四,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参与共产主义者

同盟“实际活动”的过程和意义作了阐释.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这些“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发生

的影响,促进了当时的正义者同盟,“特别是伦敦

领导者内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进而使“他们越

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粗

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

够的”〔３９〕.到１８４７年春天,正义者同盟正式派

人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去找恩

格斯,正义者同盟“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

形式”.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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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他们的科学理

论,也有可能帮助正义者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

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４０〕.

１８４７年夏天,在伦敦召开的同盟第一次代

表大会,同盟经过改组,正式命名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恩格斯参加了这次大会.新的同盟章程

的第一条就是:“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
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

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

新社会.”〔４１〕同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初,同盟召开

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恩格斯谈到: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在长时间的

辩论中捍卫了新理论”:而且“一致通过了新

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４２〕.在很短

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

言»就公布于世.

四、第一国际的“实际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活动”所
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历史»中,恩格斯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组织

上和思想上的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提到:
“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当年德国工人运

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

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

人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

在１８４７年的«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

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

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４３〕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实际活动”到第一国际的“实际活动”,是以«共
产党宣言»为思想红线的,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

创立和形成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与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是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根本源泉和不竭动力.«共产

党宣言»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结

束语的,这一结束语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

当时工人运动实际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

原则和基本策略.如恩格斯指出的:“自那时起,
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

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

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由公开

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所代替.１７年以后,这个口号作

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

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

己的旗帜上.”〔４４〕

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马克思参与第一国

际的“实际活动”同马克思思想发展关系的研究.

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

的基本条件已经消失.但是,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末

和６０年代初,随着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民

主运动的再度兴起,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联

合和统一的条件也见成熟.回顾这一历史过程,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作出这样的评价:“１９
世纪６０年代初,欧洲典型的动荡氛围———它在

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继

续促进国际工人协会在这１０年中的发展.政局

动荡导致普法战争爆发,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６７年的经

济危机使罢工增加,这都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国际

工人协会的威望,所以在头几年中,它能够在马

克思设计的相当宽松的理论框架内稳定地发

展.”〔４５〕第一国际的活动,在马克思毕生的理论

研究和革命活动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随着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思想作为第一国际

理论旗帜的作用日益显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

践指导意义也日益显著.

１８８３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

思遗物时,特别注意保存马克思留下的与第一国

际有关的资料.１８８３年６月,恩格斯在给拉法

格的信中谈到,打算写一部关于马克思的“详细

传记”;就马克思一生来说,“要是没有国际,便成

为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４６〕.国际工人协会

从１８６４年成立至１８７６年解散的１０余年间,马
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努力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

策略原则贯穿于国际的全部活动之中.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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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第一国际发展的旗帜,而第一国际的发展

也丰富和完善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成为

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直至晚年,恩格斯依然十分珍视第一国际的

历史.１８９３年２月,恩格斯在给弗雅施穆

伊洛夫的回信中提到:“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

希霍夫,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所

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到拉夫莱和察赫尔,完
全是谎言和神话.”〔４７〕恩格斯这里提到的著作,
包括艾希霍夫的«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６８)、弗里布

尔的«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７１)和拉弗莱的«现代社

会主义»(１８８１).１８９３年１月,恩格斯在给瑞士

社会主义者路易艾里提埃的信中提到:“资产

阶级报纸怎样评述老国际,我是毫不在意的,但
是,如果有人竟在党的报刊上歪曲它的历史,那
就是另一回事了.”〔４８〕１８９３年５月,恩格斯还在

考虑第一国际研究的事情.他在给左尔格的信

中提到:尽管“１８７０年以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资

料非常不完整”,但相对于分散各处的资料而言,
“我掌握材料的情况毕竟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得

多.”恩格斯不无担心地表示:“只要一有机会,我
就加以整理.可是,什么时候呢?”〔４９〕恩格斯还

是没有等到那个“时候”,这一方面因为«资本论»
第三卷编辑出版工作进入最后关头,另一方面因

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恩格斯更为关注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有关文章的重新出版

问题.
无论是在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

还是在第一国际的“实际活动”的阐释中,恩格斯

十分关注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放松的对

社会主义运动“流派”的研究.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提

出“最好把四十年代德国运动的三个派别分别加

以考察”的问题.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与倍倍

尔打算撰写关于魏特林和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德国

“社会运动”的著作有关.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

的三个“派别”,一是指“魏特林共产主义”,恩格

斯认为,这一“派别”是“在它消亡以前或者在它

的追随者转到我们方面以前一直是一个单独的

派别”.魏特林共产主义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
年代流行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理论,曾经

是正义者同盟政治的和思想的纲领,在当时的工

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派

的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主张,很快成为工人运

动发展的障碍.１８４６年５月,在关于“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为特林派别彻底决

裂.恩格斯指出,“这是在文献中没有得到说明

的一个阶段”.二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派
别”,也就是赫斯、格律恩以及其他许多美文学

家.这是从１８４４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反映小

资产阶级的假想,它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

主的斗争,崇拜所谓的“爱”和抽象的“人性”,对
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危害.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对“真正的社会主

义”作了深刻批判.三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

的科学社会主义“派别”.〔５０〕

在对这三个“派别”的研究中,恩格斯提出了

事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两个开创性的观

点.
一是在对马克主义发展史整体过程的探索

中,要加强对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及其关系

的研究,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工人运动中,尽管

这三个派别“很少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它们之间

还是存在着思想理论上的交流和交锋,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初期还是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恩格斯

对第一国际创立时马克思是如何对待当时实际

存在的工人运动“派别”的问题作了说明.恩格

斯提到,“马克思这样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则

性的绪论部分,以致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德国

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能在这个范

围内一致地合作共事;这种联合的内部一致直到

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出现

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出现以前,从
未受到破坏.当然,协会的力量是以欧洲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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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产阶级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

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道义手段以外没有

任何其他的手段,它甚至连经费也没有:总委员

会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它所有的大

都只是债务.用这样少量的钱做这样多的事情,
大概是史无前例的.”〔５１〕

二是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

“外部历史”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就如恩格斯的

«关于共产主义和同盟的历史»的样式,多从公开

的事件、会议和著作等“外部”形式上做出的历史

研究.可以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这种

“外部历史”研究相对应,也存在着“内部历史”研
究的问题.恩格斯没有提出“内部历史”研究的

概念,但还是实际地指出了“内部历史”研究的基

本内涵.这就是恩格斯在对三种“流派”论述中

强调的:要“利用马克思和我的一些旧文稿”,即
如当时还没有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些

手稿;甚至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自身,“它的发展进

程也只能根据旧文稿去研究”;同时,“不能避开

不谈某些内幕”,如在“赫斯同我们之间疏远的情

况”,而这些“要简单地、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

的”,还需要“重新翻阅整个故纸堆”〔５２〕.与“外
部历史”相对应,“内部历史”更注重没有公开发

表的文本、文稿、书信的研究以及各种思想碰撞、
交锋过程的研究等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

作的“内部历史”的研究,集中体现于恩格斯在

１８９１年公开发表１５年前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

判»上.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结

合问题的阐释中,突出了“外部历史”和“内部历

史”及其关系的问题,无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研究的视野,也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的开创新的研究.

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

的“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的研究发生着深刻

的变化.在２０世纪上半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的研究,多以“外部历史”为主,从公开的事件、
会议和著作等“外部”形式上作出的思想历史的

研究:２０世纪后半期,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

有发表的手稿、笔记和书信等各种文本的公开发

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部历史”的研究得到

更多的重视,出现了以“内部历史”研究挤压“外
部历史”研究、甚至排挤和抹杀“外部历史”研究

的学术倾向.对“文本”的孤立的、近乎于“考据

学”的研究,已经脱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从

事的革命实践和“外部”的阶级斗争和理论论争,

也已经偏离了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研究的学理依循和学术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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